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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阿诗玛》中
音乐元素的艺术功能

广告

在写实主义批评家阵营中，法国

批评家安德烈·巴赞是公认的西方写

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理论家。

巴赞在一系列电影评论与创作对谈

中大胆立论、旁征博引，利用大量影

片案例和理论建立起一个完整而严

密的电影理论体系，提出了之前从未

有过的纪实主义美学规范。这些看

法条理清晰，自成体系，对贝拉·巴拉

兹、艾因汉姆、雨果·明斯特伯格等电

影理论家的观点都提出了挑战，其博

大精深的理论格局体现了西方 20 世

纪现代性思维下的写实主义电影美

学与哲学思考。

一、现实素材与存在主义

在二战结束之际，源自传统艺术

理论的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占据了欧

洲电影批评界的主流，此时睿智而富

有先见之明的安德烈·巴赞发现，与

画面艺术处理产生的力量相比，纯记

录产生的“真实”力量更震撼人心，这

无疑为写实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于巴赞而言，电影的目的只是驻足

于真实的物理世界展现自己的素材，

而并不意在创造一个新的艺术世界；

即使银幕中充满抽象效果或充满想

象力的奇观，观众的认识也不应该超

越对象，而应该借助电影回到对象本

身。在他看来，电影和传统艺术的差

别在于其素材本身是直接来源于现

实的，电影应该在现实与技术性能两

方面发展素材本身的美学。作为二

战后最盛行的哲学思潮之一，存在主

义哲学在同一时期几乎影响了世界，

法国的萨特与波伏娃、加缪、德国的

海德格尔都对巴赞的电影美学形成

产生了影响。存在主义与现代主义

思潮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反对传统

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立场。在存在

主义思想兴起以前，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和基督教经院哲学等传统形而

上学往往遵循本质主义立场，为世界

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先在本质，认为世

上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了不断向那个

“本质”靠近，于是形而上学产生了一

种线性世界观，即认为世界向着一个

确定目的前进和进步。正如萨特所

说，“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哲学

的基本观念是世界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存在是唯一的真实。与此对应

的电影美学思想，是导演有机会选择

适合电影形式的自然素材，从而自己

决定影像作品的本质和意义。

1945-1950 年，巴赞的理论在欧

陆电影批评中越来越突出，他对写实

理论的推崇，正好和意大利新现实主

义电影的崛起相呼应，他的电影美学

随着存在主义思潮与新现实主义电

影一起得到推广，同时也为这些电影

吸引到了不少观众。存在主义哲学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自由，因为存在是

绝对的存在，所以自由是绝对的自

由；而巴赞认为在真实的诸多存在之

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等待挖掘的美

感，而电影工作者的任务是要正确地

了解需要被表现的现实，自由地选择

合适的技巧表现合适的题材，并从世

界提供的“素材”中选择和创造属于

“电影作者”和全部人类的意义。任

何对影像自由选择的阻逆，都是一种

形而上学。在 1951 年，巴赞和雅克·
多尼奥-瓦克罗斯一起创办了电影史

上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期刊——《电影

手册》。《电影手册》是巴赞推动电影

批评潮流进步的文化阵地，吕克·戈

达尔、弗朗索瓦·特吕弗、皮埃尔·卡

斯特、侯麦和夏布罗尔等许多寻求新

电影的青年评论家投入到了他的门

下，这些青年电影评论家日后创造出

了法国电影新浪潮，也成为新浪潮中

的中坚力量。尽管巴赞终生没有留

下一本系统的电影论著，但他的美学

思想与法国电影评论创作产生了深

刻的联系。他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常常是以和导演或者评论家对话的

方式，因此可以说巴赞不太在意他的

理论的未来，但他关注电影本身。在

对具体影片素材与内容的考察中，巴

赞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论点，如电影不

一定首先非要是艺术，效法传统艺术

会使电影失去它的特色；只要动机纯

正，创作者就可以将自己对物质存在

的感受用纪录片的方式反映出来，没

有任何禁区；电影不应该在完满的封

闭状态中表达人类的意义，而应该利

用想象力超越素材本身，表现世界的

意义等。

二、艺术想象与人本主义

对自由的强调和对先在理念的

否认，使存在主义必然导向人本主

义。既然人的存在是本质的唯一来

源，那么意义的产生方式也就只能随

着人的存在和感知而相应产生。巴

赞在绘画和戏剧观上都受到萨特的

人本主义艺术观的影响。在巴赞的

两篇论文《摄影影像本体论》和《戏剧

与电影》里，巴赞都认为绘画的独特

美学在于绘画的画框，而戏剧的独特

美学在于戏剧的脚灯，它们都产生与

艺术和现实的隔绝。存在主义者同

样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

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这种人本主

义的观念相应影响了巴赞对电影的

看法，在美国著名电影学者达德利·
安德鲁所著的《巴赞传》中，他将萨特

的艺术观念与巴赞的电影美学相互

联系。在存在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观

念中，艺术作为人类试图借以重建世

界与人类处境的活动，也会以白日

梦、情感宣泄和某些想象性行为体现

出来。所有这些行为表明，人试图在

其意识的虚空中形成自己的完整世

界，因为这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原

则，即人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不是

属于人自己的，物质世界最终甚至会

将人及其欲望彻底摧垮，直至死亡。

于是，人就使用我们称为“想象”的种

种意识模式试图超越异己世界的命

定性和无法避免的坚固性。巴赞从

纪实性原则出发，阐明电影的本性并

非是讲述虚构的故事，而是提出现实

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物质作为电影的

素材，调动电影的多种表现手段。循

着人本主义的哲学观点，好的电影中

必然蕴含着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印

记。换言之，充满剪辑和导演的组织

的电影似乎才是好电影——但过多

的剪辑、按照人的心理活动去对时空

关系进行重新组合排列，却恰恰是巴

赞所反对的。基于纪实美学的原则，

巴赞并不全然肯定故事在电影中的

作用，而是提出了故事的分类与评判

标准中，试图在纪实原则和形式原

则，或者说在记录的写实和揭露的形

式之间取得平衡。作为一名自然主

义者，巴赞认为摄影术最伟大的地方

恰恰是排除了人的存在，而电影的吸

引力就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被摄

物。电影中所展示的“真实”是现实

本身，而不是人化的现实——这正是

巴赞所认为的电影魅力所在。在《戏

剧与电影》中，巴赞如此说道：“它（摄

影）绝不是物或人的造像，确切地说

它是物或人的形迹。”这一观点看似

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人本主义是不

相容的；但在本质上，巴赞强调的是

一种自然化的艺术想象。从媒介角

度来说，电影继承了摄影发展的形

式，以及摄影术和现实之间的天然联

系。于是，电影继承了摄影术所表现

的、充满偶然事件和无限细微反应的

“无尽的、自发的世界”；另一方面，电

影也扩充了摄影术能表现的对象与

题材，以剪辑变焦特写，光学效果等

次要技术部分的形式对摄影术的静

态画面进行了“想象”的补充。两者

的结合使得电影艺术在异己客体的

世界之外创造了人化客体，让我们在

其中体验到一个服从自由意识而不

是服从自然法则的时空。自然化的

艺术想象能使观众的思想与自然相

融合，拥抱无边无际的现实世界，从

而使我们暂时从被虚假理性占领的、

荒芜空缺的意识空缺中解脱出来。

三、电影美学中的辩证思维

在巴赞之前，关于“趋向现实主

义的、以记录自然为最高目标的倾

向”与“造型的、以艺术创造为目标的

倾向”，即电影形式主义美学与纪实

主义美学的争论已持续了半个世

纪。即使身处纪实主义美学的阵营，

巴赞也在对两者的意见中持有明显

的辩证思维。巴赞认为整个世界都

是有待被摄影的，而电影的媒介形式

适合拍摄一切现实世界中的事物。

在电影以其基本技术手段记录和揭

示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电影作者可以

通过对现实和运动的记录呈现世界

原有的面貌，也可以通过一些附加技

巧来改变世界被呈现的面貌，从而令

我们对世界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对素材的处理中，巴赞虽然赞成部

分形式主义技巧，认为这些技巧可以

使我们对世界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但对电影技巧吸引观众参与电影而

不是现实世界、令观众沉溺于电影本

身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巴赞曾在《完

整电影的神话》中提到，“从巴洛克绘

画向摄影的过渡，最本质的因素并非

器材的完善（摄影在复制色彩方面还

远不及绘画），而是心理因素，它完全

满足了将人排除在外而单靠机械复

制制造幻象的欲望。问题的解决，不

在于获得的结果，而在于获得结果的

方式。”也就是说，巴赞之所以认为摄

影影像等同于被摄物，不在于影像的

效果，而在于获取影像的方法，它没

有对被摄物进行任何修改，而是原样

将之复制在了胶片上。

对巴赞而言，电影这一媒介是电

影素材和电影技巧的综合产物，这种

理解方式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

对纪实美学与形式美学长期争论的

一种回应。巴赞的辩证思维使他对

一切电影都抱有包容的态度，他秉承

和普遍运用的电影进化论，承认所有

电影的价值。巴赞以科学和社会学

的观点看待电影，他认为电影的真正

原则与其说存在于美学方面，不如说

存在于感知与叙事的心理学方面，或

情节剧与明星制的社会学方面，更存

在于影片的资本投资和营销的经济

学方面。对于电影与历史和政治之

间的辩证作用的思考，令巴赞的电影

美学理论充满了丰富的社会维度。

这些充满辩证法思想的论著，使巴赞

无法像其他电影理论家一样建立一

套完整的美学体系，却令他的著作充

满质感和可信性。法国最大的日报

《自由巴黎人》创办者暨总编辑克劳

德·贝朗·热曾为巴赞献上颂词：“他

深知以内在的真理令人信服的道理，

而不是提高语调和嗓门的方式强迫

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的眼神经

常浮现在我们眼前，神采奕奕，平静

安详，真挚诚恳，梦想着顷刻间点烯

被理解和表达的渴望之火。”时至今

日，巴赞仍然以超越具体门阀之见的

丰富论著与博大思想影响着电影研

究学科，他的一系列电影美学思想中

的哲学思考，也作为对现代哲学的回

应与回声成为了 20 世纪中叶以来全

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郭歌，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

视学院2018级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在读）

《阿诗玛》是流传于云南省石林

彝族自治县地方传统民间文学，使用

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被彝族撒

尼人誉为“我们民族的歌”，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1964年，上海

电影制片厂根据诗人公刘与黄铁、杨

知勇、刘绮等云南作家整理出的叙事

长诗《阿诗玛》为底本，摄制完成了同

名音乐歌舞故事片。电影《阿诗玛》

不仅以形象出色、演技精湛的演员与

视听语言的叙述方式把阿诗玛不屈

不挠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还

原到了大银幕上，还将云南彝族撒尼

部族的民族音乐与电影配乐形式结

合，令影片中的音乐元素发挥出了多

种艺术功能。

一、配合影片叙事，

传达角色精神气质

电影音乐作为电影叙事有机的

组成部分，大部分都是专门为影片内

容配置的，这些音乐内容蕴含着沉淀

下来的文化精髓，在影片叙事上具有

传达角色精神气质、渲染情感氛围、

营造文化与空间色彩等作用。电影

音乐与影片叙事在文本上的互文，更

是构成了一种直观而深刻的文化表

达。《阿诗玛》是新中国最早摄制完成

的一批神话与民间传说题材影片，它

以音乐歌舞的形式将彝族撒尼人的

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加以改编，讲

述了云南阿着底地方的美丽姑娘阿

诗玛与勇敢憨厚的青年阿黑不畏权

势，两人勇敢追求爱情的故事。《阿诗

玛》的故事来源于彝族人民长期生活

实践之中，反映了彝族人民对家乡的

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的男

女主角阿诗玛与阿黑，更是彝族人民

心目中美好青年与人性之美的结晶，

电影中的音乐首要的功能，便是传达

阿诗玛与阿黑这两个理想化形象的

精神气质。电影中的阿诗玛聪颖美

丽、勤劳勇敢，是一群撒尼女孩中最

擅长纺织缝纫和唱歌的一个，美名远

播，因此被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支暗

恋；阿支央媒人海热到阿诗玛的家中

威逼利诱，在被阿诗玛的母亲拒绝后

大加威胁，这时回家的阿诗玛不仅将

海热的酒杯打翻在地，还勇敢地把他

轰出了门；后来阿诗玛被劫到热布巴

拉家，在种种威胁和利诱手段前从来

不曾屈服，最后在阿支因爱生恨放出

的洪水中被淹没，化身石林中的石

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成为撒尼文

化中代表美丽、坚贞与永恒的意象；

阿黑则是力量、智慧与生命力的化

身，他凭出众的笛声与阿诗玛定情，

后来多次用神乎其技的箭法救阿诗

玛与于危难之中。

叙事长诗《阿诗玛》由原生态唱

法与彝族撒尼语演唱，电影《阿诗玛》

中的演唱音乐则结合了彝族音乐的

传统曲调旋律与流行音乐的特色，采

用汉语重新填词，采用真假声转化、

男女对唱与女声独唱的方式唱出了

阿诗玛与阿黑从定情到遗憾分别的

种种经历。在背景音乐中，配合歌颂

自由恋爱的主题反复出现，以绵延起

伏的形式进行；演唱部分大部分都是

从一个悠长的两小节的引腔开始，吟

诵性强，大多音域较宽，往往在八度

以上，同样高低起伏，悠扬婉转。在

对男女主角勇敢而充满力量的精神

气质进行表现的时候，演唱音调高

亢、奔放，旋律线条波动大，级进、大跳

进、较多，大量使用装饰音、滑音、颤音

等技巧，令人观众从音乐中感到两人

之间爱恋情感的浓烈，以及彝族儿女

大胆、泼辣的性格与强烈、激奋的热

情。这种音乐形态的形成从传统关系

上来说是由于彝族语言的声调特征决

定的；少数民族叙事诗对音乐与语言

结合的重视，也决定了音乐曲式的丰

富多变，全音符、八分音、大切分、大小

附点等多种节奏在曲调中穿插，构成

了《阿诗玛》起伏跌宕的语言叙事，也

在不同情景中成功塑造出阿诗玛与阿

黑两个主要形象及众多次要形象，从

而将彝族人民向往自由的个性、热烈

奔放的精神气质呈现给了观众。

二、传承民族音乐，

渲染环境情感氛围

在大部分少数民族音乐作为少

数民族文化的被人遗忘之时，将原生

态的民族音乐与大众文化的传播形

式相结合，令民族音乐重新成为一种

“流行音乐”的民歌，是保留少数民族

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在电影中以

歌传情，以淳朴而真挚的情感氛围继

续讲述《阿诗玛》的故事，是电影《阿

诗玛》中音乐元素的又一重要功能。

《阿诗玛》中的音乐为影片的局部与

整体创造一种特定的、充满彝族生活

韵味的浪漫气氛，以及朴素真挚的情

感基调，凸显了影片时间和空间的特

征，并增强画面的感染力。《阿诗玛》

的电影配乐根据影片故事发生的地

点，依托彝族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在

保留了撒尼民歌中特有的“C-E-G”

三音音列为音乐主题的同时，在云南

寻找彝族其他支系的相关音乐素材，

以彝族其他支系或其他民族的曲调

作为补充，选用具有云南彝族民歌特

点的歌曲、地方戏曲、地方曲艺的音

乐，即可为影片营造渲染出一种鲜明

的地域性色彩来。

以插曲《一朵鲜花鲜又鲜》为例，

这首男女对唱的插曲出现在阿诗玛

与阿黑互相确认对方情意之时，表现

了二人之间质朴、细腻又热烈的情

感。其中阿黑大胆而热情，唱腔浑厚

圆融，速度稍快；阿诗玛的声音则腼

腆婉转，时而高亢时而温婉。《一朵鲜

花鲜又鲜》的演唱旋律在运用撒尼民

歌音调特征的旋律基础上，结合了流

传于红河建水县彝族尼苏人的民歌

《西厢坝子一窝雀》，把唯美动人的爱

情用嘹亮悠扬的歌声、通俗朴素的言

语、发自肺腑地向对方表达了出来。

“一朵鲜花鲜又鲜，鲜花长在岩石边”

的唱段在素材角调式的基础上进行

展开，节奏和情绪上不断发展变化；

歌词则按照汉语的习惯做调整，更加

委婉易懂，将美丽的阿诗玛比作长在

岩石边的鲜花，“有心想把鲜花摘，又

怕崖高花不开”与“只要有心把花采，

哪怕崖高、哪怕崖高花不开，只要鲜

花把头点”巧妙对应着阿黑面对心爱

之人难以表白的羞涩，与阿诗玛大胆

鼓励心上人的魅力，观众从听觉到视

觉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云南别样的民

族风情；结尾句中的“山茶花红似火，

你是最美的那一朵，撒尼姑娘千万

个，我只爱你一个”则象征阿诗玛对

阿黑的接纳，一对有情人在浪漫婉转

的音乐氛围中终成眷属。整首歌曲

比喻贴切，表白真挚，既没有脱离彝

族撒尼人民内在的文化传统，又符合

了电影观众大众化的审美需求，产生

了新颖而独特的艺术效果。在阿诗

玛与阿黑对唱、重唱时，电影画面展

示了美丽的云南风光，尤其以特写镜

头拍摄了许多成双成对的动物，交织

与对接的和声在音声层面上达到了

与电影画面、主题向契合的艺术效

果。此时的音乐不仅是在语言层面

上对画面的内容进行说明，还为影片

营造出一种充满自然生机活力、万物

生机勃勃、自由奔放的春天氛围。此

处的插曲对渲染两人缠绵的情感、增

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了重要作

用。既能起到渲染情感氛围、让撒尼

文化影响范围内的人对影片中民族

文化产生认同感的作用；又创造了大

众喜闻乐见的充满民族特色的审美

对象，令民族音乐融入电影中，获得

了更高的传唱度。

三、传播精神理想，

营造民族文化空间

不论历史是否真有其人，也无论

是哪个版本，阿诗玛传说都带着彝族

撒尼劳动人民最淳朴的愿望、坚强不

屈的抗争精神，以及善良而美好的理

想。在电影《阿诗玛》创作初期，作曲

家们在彝族村寨中进行了大量的民

族腔调的采风和整理，将最许多颇具

代表性的音乐元素运用到了电影音

乐的创作中。据说，电影音乐制作者

们曾召集村民来听听录下来的民族

曲目，结果来了上千村民，伴着听录

音机里播放的撒尼音乐热情起舞，一

直跳到了清晨。这些来源于民间音

乐的元素在电影中，令一些叙事性的

形式因素介入到原本的故事情景中，

使得单纯的日常事件成为具有影视

化潜力的“故事”。无论是标志性的

撒尼传统真假声唱法、还是高亢、经

常重复的音调与大跳进，还有主旋律

中的“C-E-G”三音音列，以及“赛哎

咯赛哎”的唱腔衬词等，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巩固和深化了艺术形象，传播

了相关的精神理想，也营造出了民族

文化的独特空间。时至今日，《阿诗

玛》中的音乐不仅代表着阿诗玛故

事，代表撒尼人民的情感与思想与浓

厚的民族风韵，更作为彝族撒尼人的

风貌的展示，成为传播云南少数民族

精神理想的经典；《马铃响来玉鸟

唱》、《一朵鲜花鲜又鲜》、《姑娘们踩

麻在湖旁》、《千花万花不如她》、《马

铃儿响玉鸟唱》等广泛传唱的电影插

曲，更是几乎成为云南地域的所指标

识。即使在山间对歌的民俗习惯已

经逐渐被更为现代化的 KTV“飙歌”

取代，普通农民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

盾也逐渐消失，但这些来自田野与生

活中的故事、劳动人民美好朴素的愿

望，仍在现代媒介形式中被加以组织

和阐释，以更加生动的形式重新讲述

给电影观众。

《阿诗玛》的故事发生在彝族民

众的日常生活中，其中的种种音乐元

素是自然的流露，电影中的通俗化音

乐的背后则隐藏着更强的社会逻辑；

民间音乐是随性而发，不求名利的创

作，而电影本身则是有利可图、以市

场为导向制作生产出的商品。新中

国建国以来，《阿诗玛》、《刘三姐》、

《五朵金花》等电影的流行，展现出民

族文化在公共社会文化变迁的高度

浓缩性，同时这些影片的高度社会性

又使相关民间故事及民族文化伴随

着影片播出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

歌如泉涌，优美动人的阿诗玛作为抗

争的领袖，四处借歌声传播着自由精

神，在女性的世界中预先觉醒。这是

一种营造民族文化空间的自觉：在旧

社会与封建秩序中代表顺从、阴柔、最

被压迫和约束的女性，在美丽的自然

山水自由歌唱巡游，从而超越腐朽的

秩序，直接从自然中获得本真性的生

命力量。通过自由的恋爱与婚姻，她

将冲破羁绊的生命精神传递给自己的

男性伴侣，并通过对爱情的自由追逐

引发其他乡民对对自由和平等一发而

不可收拾的追求。这是一种体现了民

间精神的全民共赴行动。在改革开放

文化市场敞开以来，电影于电影音乐

对于中国社会在生活方式、社会风尚、

现代伦理等方面的巨大影响，都为当

代中国流行文化和新民族文化空间的

建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杨荆州，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

教育中心讲师）


